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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艺术是以媒介审美的方式而存在的一种公共性社会文化事件。作为一种公共表意行为与新的文化范

式，它与现实生活发生着多维度的公共性意向关系。具体而言，它所表征的公共性含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社会基

础生活的媒介化转型；主体形象的媒介身份建构；艺术政治学的媒介化命意。在总体意义上，新媒体艺术为当代

社会生活与艺术实践确立了新的组织原则与意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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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直接依托当代数字而出现的新的艺术形

式，新媒体艺术主要指一种以“光学”媒介和电子媒

介为基本语言的新艺术学科门类，具体而言，它主要

意味着以影像或文字方式存在并传播于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当代信息技术平台上的各种艺术作品及其艺术实

践过程。历史地看，新媒体艺术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

发的艺术事件，作为整个社会转型大背景中的一种文

化面相，它的存在与发展具有远远超出其自身的社会

意义。美国现代艺术史家拉塞尔曾经说，“艺术的历史，

如果叙述得当，也就是一切事物的历史。”[1](1)就此而

言，新媒体艺术不但是一种技术性的艺术事件或艺术

性的技术事件，在其现实性上，它还是一种公共性的

历史事件；从其初衷与意义效果来看，它不但是艺术

领域内的现象，而且是一种关乎生活的公共性的社会

事件，是一个波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共性艺术行

为，它指涉了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等各个领

域的价值转型与新的问题框架，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公

共性含义。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新媒体艺术的

理论研究却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不少研究者或者是仅

仅探讨一些个案；或者是梳理其发展史；或者是仅仅

将其研究技术化，对于它的社会性、文化性、政治性、

经济性与道德性等公共性内涵则挖掘不足，以致影响

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

认为，新媒体艺术不但是一种单纯的技术与艺术的事

实，而且是一种影响深远的事关社会生活整体的公共

性文化事件，它指涉着深刻而多方面的公共性意向。 

 

一、社会基础生活的媒介化转型 

 

新媒体艺术是作为当代信息社会与媒介社会的美

学镜像而面世的，作为一种观念领域内的文化现象，

它从物质存在与精神意识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视角

反映了社会生活与经济基础的某种历史转型。质言之，

当代社会之所以出现新媒体艺术，是因为新媒体艺术

所由之决定和生成的当代社会本身已然在很大程度上

被媒介技术所座架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与物质存在已

经丧失了那种本真生活的直接性与素朴性，而是被很

多新技术媒体建构成为了一种符号性与数字化的对象

化存在。经由新媒介技术的赋魅，社会生活的原初状

貌已经被掩蔽或虚化，而它作为一种媒介存在的身份

意识却得到强化与彰显，也就是说，构成社会生活的

物质元素已经从以往的农业物件、工业器具等实物形

态转变成了以数字信息与媒介符号为特征的非实物形

态。作为一种性质同构的形态，这些数字信息与媒介

符号日益生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经验表征，在当下，

它甚至直接成为了总体性的社会生活本身，而在一个

媒介性现实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一种以反映这

种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为价值诉求的新媒体艺术的出

现就不但具有了合法性，而且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经验表征的层面上，新媒体艺术的大规模呈现

意味着社会的基础关系发生了从实物形态向数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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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媒介符号转变的历史移易。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

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媒介化的倾向，人们所

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生活过程、生活机构与生活内容都

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转化为了一种媒介景象与技术符

号存在，各种媒介技术、符号、装置、信息及其功能

性结构已经贯穿了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整个过程。“我们

通过电视画面来了解伊拉克战争和中东和平进程，通

过购物网站的商品展示拓展电子商务营销，通过各种

广告和电视购物来选择购物消费，通过 T 台走秀来把

握流行与时尚，通过美容、健身和旅游来提升日常生

活质量，通过电视选美和临场走秀来对抗视觉疲劳和

打造偶像，通过影视媒体视觉感知来确立择偶标准，

通过 X 光、CT、核磁共振等直观透视来诊断疾病，通

过照片、可视电话、电子视频摄像头进行人际交往，

通过人造主题公园来了解历史，通过影视作品来阅读

文学名著，通过 MTV 来诠释音乐的魅力……还有卡

通、画报、CD、VCD、DVD、电子游戏、数码摄影、

因特网等，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力。”[2](24)传统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所赖以维系的生

产原料、生产资料的配置、生产过程的控制、生产效

率的提高、产品的营销策划、产品的流通消费等等都

必须首先并入无所不包的媒介技术与信息网络才可能

最终变成现实，物质财富的控制占有已经潜在地被媒

介资源的争夺占有所替代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米勒在分析德里达的信息媒介论述后不无同情地赞同

这样的意见，“一个划时代的文化变迁在加速，从书籍

时代到超文本时代，我们已经被引入了一个可怕的生

活空间。这个新的电子空间，充满了电影、电视、电

话、录像、传真、电子邮件、超文本以及国际互联网，

彻底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自我的、家庭的、工厂的、

大学的、还有民族国家的政治。”[3](157)这就意味着，

技术媒介与信息数据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最大的基础

性语境与生活现实，按照比尔·盖茨的预测，“随着硬

件、软件的进步，一切的一切都将数字化。我相信，

今后 10 年图书、音乐和照片都将走向纯数字化，从作

者到读者都将采用数字化方式。我以名誉保证，10 年

内，纸介质形式的书页媒体将被淘汰殆尽。明天的知

识工作者必备一个随时可用的处理器，无论居家、办

公和开会，想看信息，信息就会显示出来。”[4](7)它昭

示人们，以前还仅仅被视为社会生活的工具论存在的

媒介信息与技术符号现在已经成为了本体论的社会生

活元素，生活在媒介符号中本质上就意味着与生活处

于一种共在的关系。新媒体艺术不但言说着社会生活

的媒介符号化转型，而且还表征了当代社会生活与现

实关系的新的合法化依据，即从价值论上为现实生活

的媒介化存在提供意义依据。在一种以媒介符号与技

术信息为根本问题域的语境中，任何事物要获得与时

代文明形态相匹配的存在权利，就必须能被置换为某

种媒介符号或信息数据的形式，否则该事物在最好的

情况下可能遭遇阐释不足或意义释放大打折扣，而在

最坏的情况下则可能遭到合法化的危机甚至是自我销

蚀。其原因一如尼葛洛庞帝所给出的结论，“数字化生

存所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每时每刻

都与电脑为伍……数字化生活，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后

信息时代(Post-information Age)。现行社会的种种模式

正在迅速转变，形成一个以‘比特’为思考基础的新

格局。比特，作为信息 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

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5](3−4)数字信息与媒介符号不

但转变为了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构件，而且还从根本意

义上改变了社会关系与现实存在的价值提问方式，作

为这种现实基础的审美表征与身份言说，新媒体艺术

显然是以媒介叙事的方式在澄明着当下历史语境的价

值公约与公共诉求，从这个意义来看，新媒体艺术的

公共性身份实际上就是对于当下现实生活与社会关系

发生历史转型的媒介修辞学说明与建构。 

从人类文明形态的迁延序列来看，新媒体艺术通

过其公共性叙事功能所表征的这种社会的媒介化或数

字化转型显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西方学界在论述

“媒介社会”时认为，数字媒介或信息媒介给社会带

来了四个方面的革命意义，“表达性，它们能传送范围

广泛的思想和情感；记录永久性，即超越时间；迅速

性，即超越空间；分布性，即能达到所有各阶级的人

们……新的大众传播体现了生活各方面的变革，包括

商业、政治、教育以至单纯社交行为和闲谈”[6](27)。

除却说明人类生活经验在技术上的进步之外，新媒体

艺术所反映的这种数字化或媒介化社会转型还意味着

人类对于社会本质以及自身诉求的新的认识，通过对

社会所作的媒介化与数字化重构，新媒体艺术以一种

新的原则阐释了生活的自由本质，在更高的意义上实

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及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

现实确证。 

 

二、主体形象的媒介身份建构 

 

作为一种公共性的社会文化事件，新媒体艺术不

但从客体层面表征了社会生活基础的媒介化与数字化

转型，而且从主体维度言说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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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形象与身份的社会性想象。也就是说，它表

达了人们对于这种新的数字化与媒介化社会关系与现

实生活的看法，对于自身的价值理解，对于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新的理解，并

且它也促使人类自我发问，在新的媒介语境中，人类

何为？与传统艺术相比，新媒体艺术表达了人类新的

在世方式与身份命意，其核心旨归就是为人的数字化

与媒介化生存建构新的表意体制、话语系统、认同机

制、情感态度、经验方式与实践模式，生成一种深谙

现代媒介技术及其价值本质的主体形象，从而相应地

形塑一种以媒介化为特征的社会精神结构与社会心

理，最终促使社会生活在更大的规模上与更深的层次

上实现结构性的数字化与媒介化转型。就此而言，新

媒体艺术的出现既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次新的意义提

问，更是在思考上述一系列问题之后对于人类新的处

境与新的存在方式的一种意义提示与存在论解答。 

任何一种特定的艺术形态都会通过其特定的价值

内容与审美形式致力于特定主体形象的塑造，设若传

统的文学艺术意在塑造具有文字释读能力与高雅审美

素养的主体形象的话，那么当下的新媒体艺术则旨在

建构具有多媒体能力素质并具备现代民主艺术观念的

主体形象。在新媒体艺术的语境中，这种基于媒介符

号与数字信息而催生的人性内涵与价值信仰重构现象

已经悄然地成为了当下人们自觉不自觉的在手状态，

米勒在一种比较的意义上认为，“我们必须承认，现在，

诗歌已经很少再督导人们的生活了，不管是以不公开

的还是其他别的形式。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

决定性影响。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

现在的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

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年来，正是这些虚拟的现

实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

大的述行效能，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世界。”[7](66)

换言之，当下的社会已经因为媒介技术的全面莅临而

日益成为了一种媒介审美化的景观社会，媒介符号与

数字信息不但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周遭世界，而且成为

了一种人们日常生活无法规避的实践仪式与自我镜

像，就像周宪所分析的，“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

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

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媒介

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

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

的仪式和景观”[8](2−3)。具体来说，新媒体艺术之于主

体形象的公共性建构意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建构某种基于新媒介审美为价值结点的群体认同与自

我认同原则，美国新媒体艺术家马格·乐芙乔依在《我

的转折点》中就表征了媒介审美的价值认同叙事，故

事的开始是一段 Flash 黑白动画，一系列的短小故事，

为欣赏者营构一种告解的氛围。在主画面阶段，人们

既可以解读他者的经验，也可以让渡自己的人生转折

点以便他人参考。作者根据教育、健康、工作、经济、

亲密关系、自我认同、家庭等问题形成特定的群体认

同规则。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归属、性别特征、

民族身份、经验与情感偏向来选择关乎自我的故事，

从而建构与他者的共在关系。文本最后总结说：“我的

转折点是一种新型态的群体合作，以揭露自己生命中

重要转折点为基础，在将他人与自我经验连接的同时，

建立了一种新的共同体。”[9](86)就当下的现实情况来

看，新媒体艺术主要通过或追忆或确认或诱导不同年

龄的人都固有的“青年性”身份意识来建立一种媒介

审美的社群，泰普斯科特就从媒介文化与青年价值的

内在关系角度论述了这种社群认同的性质，“新的青年

文化正在兴起。它不仅仅涉及音乐、MTV 及电影等流

行文化，更广泛地说，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教育，包

括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共同的行为、习惯、态度、默许

符码、信念、价值、艺术、知识及社会形式等。这种

新文化主要植根于身为青年与有史以来最大多数世代

的经验”[10](78)。这实际上是在媒介符号的语境中并以

媒介审美作为相互的认同镜像而建构的关于他者与自

我价值同构的身份想象，以体认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关

系与身份联盟。二是区隔与规训的公共界划功能，作

为一种意义体制与价值秩序，新媒体艺术也以清除或

区隔的方式提示着一种分类权力。一旦社会语境的基

本提问方式被置换为媒介性的，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主

导立法原则与阐释符码的确立，即凡是不能在媒介符

号语境中，并以媒介化与数字化为基本的对象化方式

来实现自我本质力量最大化释放的人就可能遭遇边缘

化或失语症的危险，反观当下人们日益重视自身的媒

介素质的培养来看，这一情况日趋严重，当下的人们

如果无缘于或者是拒绝对新媒体生活的亲近，就可能

丧失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并导致自我社会占位的失

势。美国学者尼克·布朗以电视为例论述说：“电影和

电视作为再现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对创造和确立各

种社会成规与性别成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1](149)

要想确立一种新的主体形象，新媒体艺术势必行使内

在的文化规训权力与区隔功能，建构属于自己特有的

实践方式与情感心理结构，以确立相异于传统艺术样

式的价值边界与主体表情。 

不管是向内的凝聚认同还是对外的区隔排除，新

媒体艺术都显示为一种身份意识异常明显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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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作为一种定向性的意识形态诉求，它在摒弃既成

的意义系统的同时也致力于一种新的情感心理结构的

塑造，究其核心义理，是为了建构一种以现代意识与

媒介素质为基本诉求的新的主体形象，诗人波德莱尔

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它认为生活环境将越变越快，而现代艺术的职责就在

于表达我们情感的内在真实美，这种“情感的内在真

实美”实际上就是一种符合历史要求与时代语境的情

感意志。拉塞尔评论说：“因为有新情感，就要发掘新

的意识。波德莱尔知道一切领域都将会有剧烈的调整，

包括公共和私有的领域，艺术必须与它们保持一  

致。”[1](4)新媒体艺术正是通过媒介意识形态形构了新

的媒介化的主体及其社会关系模式，为社会确立了普

泛性的媒介性社会心理结构，从而理解了媒介社会的

价值本质。 

 

三、艺术政治学的媒介化命意 

 

还在其肇始之际，新媒体艺术就因其张扬的新锐

观念性而见重于艺术界。新潮而前卫的创作技巧技法

与形式装置显然是新媒体艺术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的

现象经验，但是蛰伏在这种技术性面具之后的却是一

种全新的艺术观念与价值命意。如果说新媒体艺术在

他律的意义上显示了与社会生活本身以及人性内涵的

公共性意义牵连的话，那么在一种自律的意义上就可

以形成另一种公共性叙事，这就是囿于艺术自治领域

并针对艺术本身的公共性言说。仅就游离于艺术史语

境而做一种抽象或单独的考察，新媒体艺术自然没有

指涉任何相关于公共性的意向，因为这样被考察的对

象只是纯粹的新媒体艺术本身，但是如果从其所产生

与存在的艺术史谱系递变而言，新媒体艺术又显示了

一种关乎艺术范式变革的公共性效应。 

正是得益于新媒介技术与数字信息技术对于传统

艺术核心本质的介入与改写，当代语境中的艺术秩序

才显示了与传统艺术秩序的价值分野，相较于传统艺

术，新媒体艺术不但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现领域的内

容，而且更加尊重了当代复杂人性在艺术中的呈现，

在性质上也建构了新的艺术民主、平等与自由原则。

施拉姆曾断言：“书籍和报纸同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

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十七世纪

和十八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

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公共教

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的分配感到普遍不满的

时候，先是新闻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

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治。”[12](18)生活的民主平等

自由观念也撒播到了艺术的苑囿，通过对现实价值观

念痕迹的映射与放大，新媒体艺术以审美镜像的方式

建构了一种关于自我的公共性框架。一种“人人都是

艺术家，人人都有权利成为艺术家”的现代艺术神话

被媒介催生了，匿名写作、BBS 论坛、网络跟帖、社

区讨论、自由链接、零门槛的文本发表等等一系列的

新媒介艺术手段为人们平等表达自由的艺术观提供了

开放的空间，新媒体艺术平台拒绝一切垄断，没有规

则就是他们的规则，“我网故我在”是其唯一的文化宣

言。马龙潜对此有过精当的评述，“这是一群特殊的边

缘艺术家，他们有自己的规则，在网络上多以化名出

现，文风洒脱自然，思想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任意

为之，‘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13]这种景象再

造了一个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世界”，它意味着进入

新媒体艺术的话语模式的同时也开启了一种民间性的

狂欢仪式，一如巴赫金所言，“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

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

再生和更新。”[14](102)除却在形式上获得这样的民主平

等权利而外，人们在与艺术内容的关系方面同样收获

了自由言说的便利，限于传统艺术形式而不敢或无法

体验到、想象到的任何自然与社会事相在新媒体艺术

的表现中都不再成为问题，不同事物的逆逻辑拼接、

不同观念的熔冶一炉、超越时空的互动、私人情思的

公众展示、炫酷个性的肆意张扬、日常生活的微观世

相等等在新媒体艺术中都能自由地表达而不再视为一

种虚妄怪诞。尼葛洛庞帝在分析新媒体艺术的功能时

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

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

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这种新方式不

同于读一页书，也比到卢浮宫实地游览更容易做到。

互联网络将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

美术馆，同时也是直接把艺术作品传播给人们的最佳

工具。”[5](262)媒介信息技术不但传播保存生活内容，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以媒介的参与性、大众性、民主

化本质对生活内容进行再符码化，使其生成为一种新

的价值系统与话语模式，具体来说就是给那种去中心、

反精英的价值内容与行为方式以媒介化的审美修辞，

就像南帆所指认的那样，“鼠标开启了一个又一个信息

门厅，让用户永无止境地游历网络无数节点。这不仅

摧毁了故事之中的人物等级，废弃了种种人为的结构，

而且彻底地导致了线性逻辑的解体。于是，中心、主

题、主角、线索、视角、开端与结尾、文本的边界，

这些概念统统失效”[15](263)。对于新媒体艺术的接受而

言，同样存在着一种逆传统而变的趋向，“点击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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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浏览取代质性的深度研读成为新媒体艺术的价值

初衷与内在诉求。这种阅读方式不再将文本的深度意义

缠绕在字里行间，以备接受者的揣摩与仔细玩味，新媒

体艺术的结构方式与呈现方式直接宣示了深度阅读的

累赘多余，它以现象与本质同构的机制将一切意义全数

流泻在光影声色的平面上，一如人们走进超市一样自由

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或许这就是新媒体艺术对于

艺术自身所特有的审美政治学的最佳诠释。 

作为一种前卫的艺术姿态。新媒体艺术在创作时

不再倚重画笔、文字等传统艺术媒介，而是利用电脑

动画、数字摄影、电影胶片、电视信号传输、、网络游

戏程序等诸多新生科技的手段来创制作品。在媒介符

号、数字技术和图像文本方面，它主要采取实验性 TV

影像片段或观念艺术图像等形式而呈现，从外在感知

层面来看，它基本上是一种在场的声光电色多媒体技

术装置与道具环境耦合的格局。通过这些手段，新媒

体艺术不但要解构传统的艺术惯例、艺术法则与艺术

秩序，而且更主要的还在于建构一种新的表意系统与

问题表达式，就像波斯特所说的，“在信息方式下，一

套新的‘语言——实践’冲击了印刷文字语境下各种

面对面的原有‘语言——实践’形式”[16](1)。在这种

新的语言——实践框架内，“怎么创造”已经超过“创

造什么”成为新媒体艺术的优先价值考量。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新媒体艺术已然成为一种社

会性的文化事实，它的公共性表意意味着我们必须重

新审视过往的艺术存在，意识到伟大的艺术并不必然

采取精英化的经典样态，它也可能处身于人类生活的

任何一种媒介技术与数据装置中。而就其对象来说，

除却继续保持对于雅典雕塑、佛罗伦萨绘画、威尼斯

摄影和罗马建筑的理论研究热情之外，我们还应该相

信艺术意味着其他更多。或许我们应该铭记拉塞尔的

启示，“当艺术更新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随之而更新。 

我们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种休戚相关之感，有一种

与之分享和被强化的精神力量，这正是人生所应该贡

献于时代的最令人满意的东西”[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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